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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第二十届足球世界杯，德国队如日中天，战
车一路碾压，半决赛 7：1 狂胜呼声最高的东道主巴西队，
最终以1：0战胜劲敌阿根廷队，站到冠军的领奖台上。那
年六月我们在德国旅游，世界杯鏖战正欢，刚好遇上了德国
队与美国队小组赛最后一战，得以零距离感受德国球迷的与
众不同。

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从巴登巴登到斯图加特的路上，车明
显多了，导游担心堵车，因为当地时间下午六点有一场德国对
战美国的比赛，又是周五，很多人从外面赶回市区观战。

果然，进入斯图加特山间隧道之前，各路人马蜂拥前
往，我们坐在大巴上真是大开眼界。保时捷跑车一辆接一
辆，因为速度慢下来，可以看到开车的人脸上贴着的国旗，
他们个个表情轻松，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因为此前，德国
队开局即以 4：0 干掉葡萄牙队，平了加纳，胜负都无压
力。进入市区时已经五点半，我们到新老王宫去参观，新王
宫的小广场上，竖起了巨大的电子屏幕，挤满了前来观球的
人们。

在德国旅行，除了大批的旅游团，很难看到这么多人聚
集。大约有三四百人，多是年轻人。他们在额头、脸颊、甚
至鼻梁上都贴着德国国旗，有的身上还披挂着国旗，屏幕的
右侧站着一尊等高的大理石耶稣雕像，这尊耶稣喜笑颜开，
双臂优雅地展开，好似下一秒就胜利谢幕的神情。耶稣的身
边路灯上垂一面巨大的德国国旗。一排排简易板凳坐满了
人，边上也挤满了人，人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举着饮料
杯，热烈地谈笑，很多金发女孩，头上戴着红黑黄三色花
环，洋溢着欢乐的笑容。这里简直就是黄红黑条纹的海洋。
欧洲五六点依然耀目的金色阳光，将喜气洋洋的气氛烘托得
更加热烈。

比赛马上要开始了，电视里德国队员开始唱德国国歌，观
众们全部起身，将右拳放在胸口，放声高唱，一张张年轻的面
孔，表情严肃神圣，激情的歌声久久回荡在斯图加特的上空。

开场了，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花絮。我们正在参观的老王
宫，也有个不大的广场，三面围着修剪整齐的松柏，和他们
看电视的小广场相邻。

可能是啤酒饮料喝多了，从那边匆匆跑来一个梳着贝克
汉姆公鸡头，面颊贴满国旗的德国小伙子，往皇宫高墙边的
松柏树下一钻，扒了裤子撒一泡酣畅淋漓的长尿。此时我们
团里一小伙子正端着相机，惊得一咂舌，立刻转过镜头，给
德国小伙子的背影咔嚓来了一张。也许是第六感，也许是解
决燃眉之急后才想起羞耻，德国小伙子提上裤子就跑过来，
满脸通红，又羞又怒，扯住相机，要求拔存储卡。中国小伙
的母亲一边不停地让德国小伙子“Calm down”（冷静），一
边令其子将所拍照片展示给德国小伙子，打消顾虑后的德国
小伙子才脸色煞白地往观赛场跑去。

一路上，不大的市区，不时看到电视机被搬到门口路
边，很多人围坐观看，不是世界杯定不会如此热闹。到达
酒店办理入住之后，总台的右边酒吧里忽然听到一阵情不
自禁的惊呼声，循声看去，发现小酒吧里座无虚席，我们
的导游和司机也在，大屏幕正播放着实况，刚才大约是美
国队的一个险球。我在门口看了一眼，里面每个人的手中
都端着一扎啤酒，坐得端端正正，间或喝上一口，跟同伴
轻声点评两句，我不喝酒，不好意思坐下看，在外面沙发
上欣赏这个挂满了摄影作品的前厅。忽然传来了不大但很
齐的欢呼声，肯定是德国队进球了，果然是。上半场德国
一球领先，并且在下半场成功守
住了胜利果实。很快，伤停补时
结束，我走到酒吧的外廊上，终
场的哨声吹响了，德国队赢了！
屏幕上出现了身着德国球队服装
的球迷欢呼跳跃的镜头，我也等
着这里看球的人欢呼，他们果然
站起来了，然而却没有欢呼，他
们文明优雅，好似主教练勒夫附
体，笑呵呵地向着酒吧的几个酒
保和周围的人鼓掌致谢，劈里吧
嗒的掌声中是他们一张张被胜利
的喜悦盈满的笑脸，我惊叹于他
们的镇静和礼貌，要是在国内，
不知道屋顶会不会被鼎沸的人声
掀起来呢！

那一年，遇见世界杯
魏芳芳

皖水的可喜之变，“皖公”
一一看在眼里。

在潜山市东大门，一尊巨型
“皖公”雕塑巍然凝望着远方。皖
公是春秋时期皖国的君主，彼
时，山 （天柱山） 称皖山，水
（皖河）称皖水，都城称皖城，安
徽简称“皖”也源于此。顺着这
位“安徽之祖”的目光望去，一
条清澈的河流恬静地流淌着，这
便是多情的“皖水”，中国文学史
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
飞》里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皖
水岸边。

皖水发轫于岳西县黄沙岭，
一路跌宕而来，一路迤逦而去，
其间流经潜山市龙潭、梅城、余
井、油坝等乡镇，与长河、潜水
汇合，入皖河，至长江。潜山境
内的皖水河道总长 55.7 公里。
皖、潜两水如同双臂，环抱梅
城，潜山人称其“母亲河”。

午后踏秋，我见到了久违的
皖水。坝头上，昔日坑洼泥泞的
道路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5
米宽黑色柏油路，蜿蜒几十里，一头扎进
大山，一头延至皖河。车轴寺、余井大桥
横亘皖水之上，河边滩地华丽转身为休闲
公园。那矮生的百慕大草坪，黑麦草点缀
其间，绿毯一般柔软。

河边竹林自在生长，乔木、灌木依水
而居。“清秋霜未降，乌桕叶先红。”河滩
阳光富足，乌桕甚是欢喜。秋渐深，叶已
红，引人瞩目。朴树，同样喜欢阳光温
润，其名也温润，和记忆里的青春重合，
和记忆里像花儿一样绚烂的日子重合，最
好是夕阳里树荫下，看朴树开的小黄花，
听朴树唱的歌。几排水杉高立浊水中，硫
华菊一片片开在杉脚下，一根根茎顶着一
朵朵大花，风中摇曳着野性的美。

河滩植物丰富。香樟、金桂、榉树、
黄山栾树、垂丝海棠等乔木异常繁茂；红
叶石楠、金森女贞、小叶栀子、海桐、春
娟等灌木朝气蓬发。漫步紫红细粒沥青人
行道，穿花绕林，听着鸟鸣，虫吟，河流
密语，空明澄澈之感迎面而来。

早年间，河水枯竭，河滩裸呈，采砂
机高高耸立，农作物抢占地滩，垃圾随处
可见。岸边违建林立，河床下降，河道淤
塞，加之城镇污水、养殖污水的侵蚀，皖
水“病”了。

“皖水堤防两次因‘病’崩溃。”潜山
水利“土专家”王启才记忆犹新，“2005
年 9 月，油坝三角堤溃口；2016 年 6 月，
油坝桑树堤决堤。想想那场景都后怕，皖
水咆哮激愤，狂怒不止。”

治水的担子沉甸甸的，任谁都看得
见。2020 年，皖水综合治理迈出了第一
步。如今，一期工程已发挥效益，二期建
设加速奔跑，三期翘首以待。

王启才笑着形容，皖水岸线 57 公里
堤防已穿上铠甲，再不惧洪水猛兽的尖利
爪牙了。他对此如数家珍：皖水河道疏浚
了，河道内所有预制场、畜禽养殖场都被
清除，又新建了湖田、皖水阁、马咀拦河
堰，并加固了乌石堰拦河堰，把水攒起
来，用在刀刃上。城区防洪标准更是提高
到50年一遇，皖水吃了定心丸，治水人悬
着的心落了下来。

溯河而上，田畴金灿灿的，大堤柏油

路像条黑色玉带，一路串起悠长的泓碧，
葳蕤的草木。

皖水上游修建了梯级电站，如龙潭乡
雷公井水电站，开发电能，作用巨大。今
年少有的大旱，让不少河湖断了流，可雷
公井电站的截流河段依然碧水长流，这是
多么可喜的变化！当地一位老人说，电站
下游建了调节池，提升了水量水质，电站
不时下放生态流量，水回归了。说着，老
人弯腰掬一捧皖水敷在脸上，清爽怡人的
感觉，让他眼角的鱼尾纹瞬时生动起来。

皖水在龙潭湖田村急拐弯，湖田堰建
在臂弯处。翻板闸正在放水，一旁的河长
双手比画道：看那条大鱼，得有二三十斤
吧。湖田景色瑰丽，河长指点说，东有引
珠球，南边狮子山，西方锣鼓奏，北面仙
人正过桥，可谓“一水净连天际碧，群山
秀向雨余青”。

远近闻名的乌石堰，始建于汉献帝建
安十九年 （214），有“金堤石渠”之称。
经多次修损，现为混凝土实体堰。这道堰
似一位长者，自远古走来，和蔼敦睦，水
韵生动。站在堰边，我总有一种感动，总
想拜一拜，敬千年沧桑，敬人间正道。

皖水丰沛时，浩浩汤汤，气贯长虹。自
乌石堰出山，皖水流入圩畈区，河道敞开了
怀。新建的皖水阁拦河堰，宽两百多米。
飞檐翘角的皖水阁，古色古香，登高远眺，
视野朗阔，胸襟为之一振。此堰之蓄、引、
调功能十分了得。橡胶坝升起，可蓄水百
万立方，比肩一座小型水库。引水入圩，灌
溉两岸万亩农田，大快粮农心；引水入城，
活水连通城区水系，大快市民心。待车轴
寺、梅河口拦河堰建成，众堰齐备，皖水蓄
水量翻几番，势必愈显丰盈灵气。

治水人的步伐，将永不停歇。回首来
路，禁采、拆违、截污、护鱼、亲鸟，

“五保”有力；固堤、蓄水、畅路、绿
岸，“四建”补短。“皖公”见证，母亲河
已变得清、畅、绿、美，她像一道光，一
扫过往阴霾，只留粼粼清波。

防洪、供水、灌溉、生态、旅游的叠
加效益日显，河水清了，鸟儿飞回来了，
鱼儿游回来了，那雀跃的浪花，奏响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乐章。

皖水一掬
潘 艺

晒秋 刘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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